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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一书是著名高等教育学和社会学学者伯顿•克拉克的著作,全书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其一是德英法美日五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的类型及状况，其二是对这五个国家在科研-教学-学习三者之间联结的研究和讨论。本书在对世界五个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分析上，无论是写作视角、方法选用，还是全球视野、理论功底都堪为从事比较研究者学习的典范，尤其是克拉克教授对科研、教学、学习三者关系的剖析，展现出他对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对研究生教育偏离科研-教学-学习路径的忧思。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克拉克教授根据研究生教育特点的不同，将德英法美日五国的研究生教育分别称为“研究所型大学”、“学院型大学”、“研究院型大学”、“研究生院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科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在19世纪的德国确立，根据洪堡计划：“大学教师应该成为研究者，而他们的学生，无论是任何领域，也应该参与科研活动。”这一追求学术独立自治、自由竞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一经问世就确立了研究生教育的主线与范式，从而使高深学问的研究更加聚焦与专业化，并由此称为“探究的场所”。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以及面对的内外部环境的不同，五个国家在实际实践过程中其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对“探究的场所”的践行以及其“科研-教学-学习”三者的联结也或紧密或松散。其中，德国发展出以教学-科研实验室、教学-科研研讨班、研究所为基本单位的探究场所，这些在研究所和研讨班为创造知识和讲授专门化新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兴趣服务的同时，也成为促进德国教学、科研和学习相统一的重要方式。英国由于过于看重本科生教育而使研究生教育遭受冷遇，该国强调有选择性的精英式教育、学科专门化和学徒相授模式，受限的科研训练环境也使其科研组织规模小而精，并且十分依赖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紧密联系。法国长期以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使得大学严重依赖国家，不仅表现在权力组织上，也体现在资金支持上。法国的大学是国家的科研中心和附属单位，大学的研究活动以服务国家发展为直接目的。美国研究生教育脱胎于德国，但并未完全模仿德国，美国更强调自由与竞争，大学经费来源十分多样，既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自筹，也包括学校各类收入、私人捐款等，从来源上来看，美国大学的生存更依赖于外界，因此就决定了高校不得不通过科研和培养质量来提高声誉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科研-教学-学习的联结也在客观上更加紧密。与美国研究生院自下而上的形成历史不同，日本研究生教育的建立是由政府一手策划，本科生阶段大部分被专业教育占据，比较少的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就算是学习，也是主要攻读专业学位。在学校内部，也存在着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限制。学院下面有若干系，系下有若干讲座，这些讲座是基本单位，负责科研与教学，经费来则源于国家的标准分配。然后讲座再根据教育层次进行拨给，而不同学科之间差异也较大，尤其体现出工学的突出地位。这样的官僚主义的限制也是对研究生教育的极大打击。一方面政府偏向专业型专业的设置，要求大学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对工程类等应用型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深了整个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
以上五国研究生教育各自呈现出对“科研-教学-学习”三者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克拉克教授在第二部分又分析了使这三者分化的力量和整合的条件，其中分化的力量包括：科研的漂移、教学的漂移、政府和工业的利益以及对三者关系的否定，整合的条件包括：全国高教系统的作用、大学之间以及内部的竞争、基层单位的作用等。
本书虽然较为客观地探讨了世界五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的现实，但是从感情基调上来看还是能隐隐感受到克拉克教授对美国模式的推崇，因为在克拉克教授看来高等学校和研究生教育是探究的场所，而科研-教学-学习活动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载体，教学和科研本质上是兼容的，而通过这二者的结合，学生在从边缘新手成长为核心人物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学到有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内化缄默的知识。科研与教学在系和科研群体中的融合是使高等教育和科学的联姻达到尽善尽美的所在。
我国研究生教育某种意义上采取了美国、法国、日本相综合的模式，从资源筹措上来看，公立学校经费来源主要依托国家，科研活动的开展也服务于国家战略，既强调培养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型人才，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大量培养直接面向岗位的应用型人才，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为科研活动的开展储备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但同时，也使得科研-教学的联结呈现分裂的趋向，一面是学术型研究生的科研导向，一面是学术型研究生的教学导向，二者似乎在不自觉中各自向天平的一侧倾斜而缺乏融合之势。最终，学术型学生不知教学为何物，专业型学生亦不懂如何做研究，科研-教学的分离也致使院系难以形成探究的场所，学生无法接受系统的相应训练，在接受有形的和缄默的知识层面也收效甚微。因此，探寻科研与教学的平衡模式或许会成为未来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维度之一。


